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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快走吧，走吧。”奥

里奥冲我喊道。
“等等我啊，别丢下我一

个人啊。”我恳求着奥里奥。
奥里奥跑过来帮我，当我们

到达岸边的时候，沙滩上已一个
人都没有了，我们朝着岩石中的
一个洞穴跑了过去。里面地方很

小，我们不得不靠得近一些。我
一直很喜欢奥里奥，但是这个小
伙子却一点都不主动。
“我觉得很冷。”我一边

贴向他一边喃喃说道。他伸开
双臂抱住我，透过游泳衣，我
们湿漉漉的肌肤贴在一起，我

们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忘
记了暴风雨和咆哮的大海，只
是默默感觉着互相的存在。我
转过身，看到他的眼睛，就在
那个时候，他的嘴唇，带着海
水的咸味靠了过来……

每次我观察戒指时，眼前
都会下意识地浮现出童年的

些许景象，我觉得一定还会有
什么事情要发生，而这枚戒指
的出现只不过是个开始。
“威尔逊小姐，”守门人

通过楼内对讲电话联系我，
“今天早上有一封寄给您的

挂号信。”信是巴塞罗那一位
公证员寄来的。
“克里斯蒂娜·威尔逊小姐：
尊敬的女士，仅以此函

特告恩里克·博那普拉塔先生
的第二份遗嘱，通知您为他的
继承人之一。此文于2002年

6月1日中午 12点写于我办
公室。特请您确认。”
“别去，克里斯蒂娜，”母

亲对我说，“这第二份遗嘱太
蹊跷了。肯定有什么人想把你
吸引到巴塞罗那去。”
“嗯，但是我还是想去。”

“千万别去，克里斯蒂娜，
把发生的这所有故事都忘了
吧。求求你，千万不能去啊。”

海浪疯狂地拍打着悬崖
峭壁，海滩上，有一群人被链

子锁在一起。另外一些人在做
祷告。到处都是鲜血，到处躺
满了尸体……我的手上也有
鲜血。我的心痛苦地痉挛着，
但是我还是和那些穿着灰袍
的人一起，熟练而专业地工作
着，同伴中，那个最年轻的男

孩一边做一边哭泣。在右边队
伍里的一个穿深灰色袍子的
人，刽子手的一员。他手上的
戒指跟我的一模一样。那个戴
着戒指的男人指挥着这场屠
杀，他的眼睛也饱含着泪水。

当最后一个俘虏都被屠杀之
后，那个男人突然在石头上跪

了下来，祈祷着。而我，也情不
自禁大哭起来……

我发现自己睡在床上，但
是那哭声是那么真实，难道都
是因为恩里克死后送我的那
个礼物闹的吗？难道那枚戒指
跟那些包含痛苦的古老画面

有什么关联吗？
直到早上开庭完了之后，

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提包里没有
手机和钥匙。看门人鲍勃·李那
里留着我公寓的一套备用钥
匙，陪我一起回家查看。结果发
现家里已被人翻得乱七八糟，

但什么都没丢。他们到底想找
什么呢？这一切一定是精心策
划的。有人事先知道我一早上
都在出庭，从我的手提包里偷
走了手机和钥匙，接下去模仿
我的声音，打电话骗过了鲍勃。
两个男人闯入了我的公寓。

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多
神秘的事啊，难道和那枚戒指
有关吗？我冲完澡，正准备把
身子擦干，突然电话铃响了起
来。
“你好，克里斯蒂娜。我

是路易斯，路易斯·卡撒赫纳。

你还记得我吗？”
路易斯是奥里奥的表弟。

“路易斯，我当然记得啦。”
“那个公证人给你寄去了

一份我舅舅的遗嘱，是吗？”
“是的，那也是我的一个

惊喜。”

“恩里克在去世之前是
不是给了你一幅画？”
“是的。”
“那么你一定要把它收藏

好了，有人对它非常感兴趣。我
想这幅画里面包含着什么跟遗
产有关的信息。人们说我舅舅

在去世之前一直都在找一个宝
藏。”路易斯压低声音道。
“一个宝藏？”我简直不

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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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星期六，刘芳

芳怀里揣了一把水果刀，在
马副总的小区门口徘徊。昨
天抓她手臂的两个保安不
在，换了两个新面孔。刘芳芳
趁一堆人进去的时候，也跟
着溜了进去。她来到马副总
楼下，防盗门关着。过了一会

儿，来了一对老夫妻，拿钥匙
开了防盗门，刘芳芳假装也
在掏钥匙，掏了半天，一拍脑
袋说“哎呀，忘带了”，便跟
着进去了。老夫妻朝她看看，
进了电梯。刘芳芳熟练地按
了个“十九”。

刘芳芳敲了敲门，开门的

是个四十几岁的女人。应该是
马副总的爱人。刘芳芳说：
“你好，请问马副总在吗？”女
人看她，问：“你哪位？”刘芳
芳说：“我是他单位里的同
事。”女人把她让进屋，转身
便道：“老马，有人找!” ，

马副总从卫生间出来，
手还是湿的，看见刘芳芳，脸
顿时便阴沉下来。
“怎么又是你!”他皱起

眉头。刘芳芳笑笑。
马副总说：“你这人怎么

回事，你要我说多少遍才行？

局里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
了算，有规定的你晓不晓得？
你这样缠着我，根本一点意
义也没有。”

刘芳芳点头道：“我晓得
马副总你是分管人事的，赔
偿金的事归你管。你要多给

我一点，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马副总，你就当可怜可怜我
们孤儿寡母，多给一点吧。反
正局里有的是钱。加个十万
八万算什么？”

马副总嘿了一声，朝她
看：“我发现你这个人有点

胡搅蛮缠。我警告你，你再这
样下去，我要不客气了。”

刘芳芳叹道：“我没有胡
搅蛮缠。我只是想多要一点赔

偿金。好歹我男人也在局里做
了那么多年了，没有功劳也有
苦劳，一条人命啊，只给几万
块钱也太便宜了吧。马副总你
行行好，再给我加一点。”

马副总沉着脸，道：“我
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走

不走？”
刘芳芳想起前一晚她和

王琴的对话，也是这样的场
景，她仿佛受了鼓舞，坚决地
摇了摇头。马副总转身便去
拨电话。刘芳芳动作更快，抢

上前，啪地把 电 话 挂 断
了———与昨晚王琴挂断电话

的动作一模一样。她从怀里
取出水果刀，对准自己喉咙。
“我不走。马副总，你要是不
答应，我就死在你家里!”

深夜，刘芳芳被警察带
回家。警车呜啊呜啊地开进
小区，好多人跑出来看热闹。

见是刘芳芳，都诧异得不得
了。回到家后，警察教育了两
句，很快便走了。葛小江缩在
旁边，问：“妈，你犯法了？”

刘芳芳沉默着，摇头不

语。忽然想起什么，朝四周看
看，问：“她呢？”葛小江知道
她说的是王琴，便道：“我的圆
规坏了，她出去帮我买。”刘芳
芳皱起眉头：“你干吗不自己
去买？”葛小江嘿了一声，道：
“她动作快，我抢不过她。”

这时，有人敲门。葛小江

说：“一定是她回来了。”刘芳
芳大声道：“不许给她开门!”
葛小江哦了一声，随即道：
“妈，我的圆规在她那儿。”刘
芳芳说：“在她那儿就在她那
儿，明天我给你再买一副。”

第二天早上，刘芳芳没

吃早饭，准备出门体检。开门
那一瞬，她有心理准备———
王琴多半横在门口。一看，门
口没有人。刘芳芳愣了愣，半
夜三更，一个小姑娘不要出
什么事情才好。

快走到小区门口的时

候，远远看见好多人围在那
里，不晓得干什么。刘芳芳加
快脚步，经过围观人群那儿，
她朝里面瞟了一眼，见是个
女孩低着头，跪在地上。刘芳
芳一眼瞟过，正要走开，忽的
心里一凛，再看去———那跪

着的女孩赫然是王琴。
王琴面前放着一张大

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我要读
书!”四个大字，下面是密密
麻麻的几行小字。

@KLMNNO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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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不到一年的苏眉与
英国丈夫菲利普分道扬镳了，
如今离婚算不上什么新闻，不
过苏眉这段异国姻缘的破裂，
仍被当地华人当作茶余饭后
的八卦。因为大家这些年目睹

了苏眉在菲利普身上做足了
功课，此番异国联姻可谓来之
不易，对于苏眉终未逃脱离婚

命运，感叹不已。
生长于西北偏僻农村的

苏眉，14岁那年第一次随伯
父来到省城贩卖自家土特产；
第一次见识了城里人洋气的
穿戴打扮；第一次逛了省城最
大的百货大楼；这一切令她大

开眼界，留下了怎么也挥不去
的深刻印象。小小的苏眉盼望
着有朝一日也能变成城里人，
倔强的她开始拼命朝着心底
的目标努力。苏眉的顽强拼搏
终于得到了回报，她考进北京
一所著名大学英语系，毕业后

进了一间国家机关任职。
刚工作头几年，苏眉对于

自己的生活工作都相当满意，
渐渐地周围一些朋友及老同
学以各种方式出国留洋的越
来越多，这使专业是英文的她
有些坐不住了。直接促使苏眉

义无反顾地踏上出国之路的
原由是，单位分到一个赴美访
问学者的名额，有充足实力的
苏眉却没份，而那位外语一窍
不通的头头却当仁不让地捷
足先登了。一气之下苏眉辞了
公职，作为无业人员重新从街

道申请护照。
苏眉自踏上英伦这天起

便发誓要在此地扎下去，为出
国所遭受的种种艰辛，使她连
想都不敢想再回去。苏眉的异
乡洋插队方式与其他中国留

学生大相径庭，一般中国留学
生图勤俭，大都是几个人合租

一套廉价公寓。苏眉自有其打
算和活法，她坚持租住英国人
家里，每月房租 400英镑，如
与中国人合住每月只需80至
100英镑即可，但她宁愿与英
国人打成一片。苏眉的理论
是，既然来到英国，就应该多

找机会了解和尝试英国人的
社会及生活方式。英国酒吧、
咖啡厅、迪斯科舞厅和歌剧
院，这些中国人绝少涉足的娱
乐场所，都能寻觅到苏眉与一

群英国人喧笑的身影。功夫不
负有心人，很快苏眉即练就了

一套英国式的待人接物礼仪
招数。她这个农村出身的女
孩，居然能如英国人一样内行
地高谈阔论西方葡萄酒、白兰
地什么的洋酒，并看上去喝得
有滋有味。

苏眉系上有位年轻英国

讲师菲利普，专职教授外国人
英语，苏眉的博士论文恰好是
语言学，于是她便常常 “碰
巧”与菲利普凑在一起讨论
学问。菲利普那双晶莹、常有
意无意微笑着的蓝眼睛，每当
凝视苏眉时总蕴含着与生俱

来的多情温柔，金色卷发则洋
溢着梦幻一般的浪漫。不久菲
利普得到去日本教英语的机
会，许多母语是英语的老外大
都把赴东亚工作视为掘金的
良机，因工资待遇比在本国高
出许多倍。菲利普赴日后，苏

眉坚持每三天给菲利普打一
次长途电话，她挣来的打工钱
及当临时教师教汉语的课时
费，大都赔进了国际电话费。

一年后菲利普的日本合
同期满，更不幸的是菲利普母
亲被查出患了肺癌，其父早于

他十岁那年便过世了。痛失母
亲没几天的菲利普便高烧得
一病不起，这一非常时期，苏
眉理所当然地充当起菲利普
的护理及精神支柱。苏眉用从
国内带来的川贝枇杷浆、银翘
解毒丸和圣济丸，一下子击

退了菲利普的感冒、咳嗽，老
外佩服得五体投地。迫切渴
望家庭温暖的菲利普，尤其
需要女性的关怀、慰藉，母亲
过世后两星期，苏眉与菲利
普即正式同居了。三个月后
两人领取了结婚证书，时年苏

眉 33岁，菲利普 29岁，为了
成为菲利普太太，苏眉整整努
力等待了五年。

VWXYZ[

银川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的首府，“银色平原”的意思。
在这个银色平原的西部，贺兰
山脚下，伫立着上百个或圆或
方的黄土包，土包的周身布满
了一圈一圈的黑洞，看上去坚
硬却充满沧桑，在广阔的西部
天空下显得格外雄伟。如果细

细观察，原来它并不是一个孤
零零的建筑，其周围还环绕着
方形城墙及高台。由于土堆的
样子和古埃及金字塔有几分
相似，遂被西方学者称为“东
方金字塔”。

这片荒漠中的黄土丘，

当地老百姓一直称它为昊王
坟，相传是西夏国王李元昊
的坟墓。不管传说是否真实，
许多年来，就这片陵墓群的
归属，史学界和考古界从没
有过明确的定论。

1971年冬天，该地意外

地挖出了一些陶制品、残碑，
当中还有带字的方砖，有些是
汉字，有些虽然像汉字，却没
有人能认得。宁夏博物馆的考
古人员闻讯赶到现场，顿时震
惊了，出土的方块字正是今天
被人们看作如天书一般的西夏

文!这是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
西夏文字啊。根据明代的史书
记载，贺兰山下埋葬着西夏国
的几代国王，他们敏感地意识
到，这片漠漠荒尘中的土冢不
是唐墓，而是他们神往已久的
王朝最醒目的标志和遗存———

西夏王陵。
考古人员们紧张地展开

了调查工作，按调查顺序进
行了首次编号，随后对陵区
进行了多次全面系统地调查
测绘与发掘。

如今的西夏陵默默矗立

在漫漫戈壁中，磅礴而苍凉，
西倚贺兰山，东临黄河。在东

西宽 5公里、南北长 10公
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

陵区内，排列着九座大型的帝
王级陵墓和两百多座大大小
小的陪葬墓，这还不包括因自
然或人为因素而消失的。

十分神奇的是西夏王陵
一带地势平坦，被山洪冲刷
出的道道沟坎纵横交错，但

是，西夏陵区却从未遭受山
洪袭击。近千年间，贺兰山山
洪爆发不计其数，没有一条
山洪冲沟从帝王陵园和陪葬
墓园中穿过。

在精确的坐标图上，人们
还惊奇地发现，九座帝王陵组

成一个北斗星图案，陪葬墓也
都是按星象布局排列!

考古队员选择地面未见
盗坑的8号陵(]cC^ $ _

`)进行首次发掘，挖掘工作
持续了三年时间，最终发现同
样被盗掘过。一座豪华的地下

宫殿竟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
物品，它们都被埋在扰乱的淤
土中，大概还是盗墓贼不小心
遗落的或不屑一顾的。墓葬被
盗掘得如此惨重，是发掘者事

先没有想到的；而墓室建造得
如此狭小简陋，也完全出乎大
家的预料。

当清理7号陵园时，一共
出土了1775块残碑。经考古
工作者认真的缀合，拼对出一
块方形碑额。上有16个篆书
西夏文，译文为“大白上国，
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

文。”寿陵即第五代皇帝仁宗
仁孝的陵号。这是到目前为止
惟一能够确定墓主人的陵园。

从陵区的整个布局看，三
号陵茔域面积达 15万平方
米，是九座帝王陵园中占地最
大也是保护最好的一座，考古

专家认定 3号陵的主人就是
西夏的开国英雄———李元昊。
通过对3号陵的研究，人

们终于大致弄清了西夏国王
的陵园结构。勘察结果表明，
每座陵墓的形制大同小异，每
个较大的黄土建筑周围都筑

有夯土城墙，城内分前、中、后
三个部分，像一座座神秘的城
堡。每一座陵园都是一个完整
的建筑群体，陵园有敦实的陵
台，四角筑有高耸的角楼，矗
立的阙台和奇伟的献殿，形成
气势壮观的地面宫殿。

这种形式在古代中国的墓
葬中是独特的，西夏人为什么
这样设计，现在还是一个谜。


